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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韓國李滉詩中之朱熹義理與陶潛情懷
陳慶煌 

摘要：本論文旨在研究韓國一代名儒李滉退溪先生之詩。退溪自少服膺朱熹義理之學，所為詩在義理思想上亦淵源於朱子，而生活情致又與陶潛頗為類似，是亦有深值研究者焉。本論文首為緒論：先闡明寫作緣起及研究目的，次紹述李滉之生平，嗣論及李滉詩學淵源。第貳部分：則依敬義夾輔、動靜相資、知行互用、明誠共進、博約攸貫、物我一體六項，以論證李滉詩之義理思想來自朱子。第叄部分：又依孤懷高致、質性天然、悠閑自在、清真平淡四項，以論證李滉詩之情致與陶潛相契。第肆部分：略論李滉和陶飲酒與次朱九曲櫂歌，以證其借韻學步之勤。最後則係結語，以為若尊李滉為韓國詩聖，亦不為過。
關鍵詞：李滉、退溪、朱熹、考亭、晦庵、性理大全、陶潛、元亮、淵明。
壹、緒     論
一、寫作緣起及研究目的

間嘗閱《退溪全書》，見李滉於理學之外，文學造詣頗深，嘗謂：「文豈可忽乎哉！學文可以正心也。」又曰：「吾詩枯淡，人所不喜；然於詩用力頗深，初看雖似枯淡，久則不無意味。」然而畢竟以詩為理學之附庸，強調「詩於學者，最非深切。」倘學者耽於吟詠而莫能體之於身，則不免玩物喪志，影響心性修養。試觀其＜和子中閒居＞詩云：
詩不誤人人自誤，興來情適已難禁。

風雲動處有神助，葷血消時絕俗音。

栗里賦成真樂志，草堂改罷自長吟。

緣他未作明明眼，不是吾緘耿耿心。

    退溪對作詩所持之態度，大致來自朱子，《性理大全》載朱熹論詩云：「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耳。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余因酷愛作詩，每有一發不可收拾之概。二００二年元月二十日余嘗飛韓訪問七天，除發表《詩教宏揚世太平》外，吟成律絕三十二首，翌年又獲邀與會，即以退溪詩為研究主題，語云：「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冀對詩學之視野，有所拓展。嗣歷十載之沉潛積澱，萬理一原，天心實體，今復擴章增節，補苴罅漏，良以退溪詩學重在朱熹之義理與陶潛之情懷，遂作為研究主題，幸就教於高明。
二、李滉之生平

    李滉（1501~1570），字景浩，韓國真城人。其生相當於吾國明孝宗弘治十四年辛酉，卒於明穆宗隆慶四年庚午，享年七十歲。

    李滉生而岐嶷，喜讀書，好深思，十九歲時，初得《性理大全》首尾二卷，試讀之，不覺油然心喜，久而知味，諳其門路。三十四歲時，初仕在朝，頗欲有所為。終以孤懷高致，質性自然，不樂仕宦，五十一歲時，棄官東歸，卜居退溪之上，從游者日眾，咸稱之曰退溪先生。六十一歲時，正月將赴召，適墜馬，以病辭。後移居陶山，遂號陶翁，築節友社，益奮於學。尋復出，迄綿篤，朝廷馳驛護遣至家，書＜遺戒＞遂仙逝。綜其一生，先後膺百四十餘種官職，奇哉！
    退溪之教以明心見性為先，其言以孔、曾、思、孟、濂、洛、關、閩之聖經賢傳為主，尤篤好考亭朱子之學，嘗節略其書，以昌示學者。其學一以朱子為依歸，亦步亦趨，謹守不逾，有「海東考亭」之稱。其為學敬義夾輔，動靜相資，知行互用，明誠共進，博約攸貫，物我一體。
    理學之外，退溪在文學方面，造詣頗深。退溪嘗云：「孔子以不為二南為牆面，韓公以不學詩書為腹空，……自古安有不學詩書底理學耶？」
 尤其於詩，用功至勤。所作今存者有內集五卷、別集一卷、外集一卷、續集二卷，凡二千零一十三首，沖淡縝密，自成一家。
三、李滉詩學淵源
    退溪於詩無所不窺，轉益多師，魏晉唐宋人名作，幾乎均曾涉獵。汲取之廣、涵泳之深，創作之富，東國詩家殆無出其右者。

    影響退溪最大者，當推陶淵明、杜甫、蘇軾及朱熹四大家。在退溪二千餘首詩中，頗多和陶、和杜、學蘇之作。尤以心儀朱子，三薰三沐，拳拳服膺，可謂至矣。所和所擬朱詩，或點化朱句者，始於四十三歲，迄於六十六歲，前後持續達二十四年之久，其篤好朱子，非惟和其詩，且復稱之不離口，甚至以朱之詩句贈人。

    朱子之影響於退溪者，要以義理思想為多；而陶淵明之獨特情致，杜甫之格高律細，蘇軾之麗辭俊采等，退溪亦多所取資。涵養既深，錘鍊日久，故能融貫眾妙，自成馨逸。
    杜律、蘇辭，原是退溪平日潛研時所經常取徑者，不難逐漸變化而成退溪詩之自家面目，於涵養二公之忠愛精神外，良以格調音律及辭藻典故，篇幅浩繁，拙文祇好從缺。然而朱義、陶情，則與退溪思想及生活，息息相關，此亦即退溪詩之精髓所在，容當析論如下：
貳、李滉詩之義理思想來自朱子
    李滉之學即為朱熹之理學，其詩亦以源自朱子者為多。今觀其四十八歲時所作＜二樂樓次東坡黃樓詩＞有句云：「吾聞名教中，心法謹毫氂。」；五十歲時所作＜和陶集飲酒＞有句云：「我思千載人，蘆峰建陽境。」；五十一歲時所作＜清明溪上書堂次老杜韻＞有句云：「補過希前垂至戒，令人長憶紫陽翁」；次韻東坡詩而意不在東坡，和陶而思建陽，次老杜韻而長憶紫陽。足見退溪所響往仰止者，實以朱子為依歸。其於朱子可謂樂以忘老，終身謹奉無斁。是以和朱之詩，多達十二題三十四首。至於擬作，甚至點化或引用朱句者，更不計其數。
 其＜遊春詠野塘＞詩云：
      露草夭夭繞水涯，小塘清活淨無沙。

      雲飛鳥過元相管，只怕時時燕蹴波。
此詩末句出韻，雖係退溪十八歲時之少作，卻與朱子＜觀書有感＞同一機杼。「小塘清活」，喻心體之清明活潑；「雲飛鳥過」，言外物之來而吾心之明無不照；「燕蹴波」，喻物慾之干擾心體。又其＜題慶流亭＞詩云：

      美酒高亭月正臨，何須一斗百篇吟？

      小塘灑落如寒鏡，真覺幽人善喻心。

    亦本朱子＜觀書有感＞詩意，所謂幽人亦當指有道之士朱子也。茲舉證退溪有關義理方面之詩篇，以見其修為之工夫。

1.敬義夾輔
    《易‧坤文言》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於是宋儒倡為敬內義外之說。敬義夾輔，出入無悖，意誠心正則其身修矣。退溪＜存心＞詩云：

      同醉昏昏儻有醒，最難操守驗鐘聲。

      直方工力皆由我，休遣微雲點日明。

所謂「直方工力」即指上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工夫而言。結句：「微雲」喻物慾之蔽，「日明」喻本體之明。內懷正直，處事有方，工夫全操於我。敬義夾輔，不使物慾障蔽本體，始能內外俱透，修身之要，端視乎此。試觀其＜求志＞詩云：

      隱志非他達所由，天民德業尚須求。

      希賢正屬吾儕事，守道寧忘此日憂。
      大錯鑄來容改範，迷途覺處急回輈。

      祗從顏巷勤攸執，貴富空雲一點浮。

    起句用孔子：「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其道。」次句用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用知退溪志在遠大。中二聯揭出其希賢守道，勤修嚴改之行。結句見其工夫之篤實與襟懷之淡泊。闕齋先生曾贊此詩：「乃理學之事，亦儒者之本色。」

2.動靜相資
    朱子嘗云：「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
 退溪更直接由朱子＜明堂室記＞之思想進路，寫成＜玩樂齋＞詩云：

      主敬還須集義功，非忘非助漸融通。

      恰臻太極濂溪妙，始信千年此樂同。
觀退溪此詩自註云：「朱子＜明堂室記＞，以持敬明義、動靜循環之功，為合乎周子太極之論，足以玩樂而忘外慕。今以名齋，而日加警焉。」則其作意甚明。大致以為主敬與集義，兩者工夫，一動一靜，交相為用。至於動靜之間，退溪主張守靜。其＜守靜＞詩云：
      止水如心靜為體，動時波洶靜難尋。
      縱撓不靜非無靜，浪息依然水靜深。

意謂「心」以靜為體，「波浪」以喻百慮既息，心乃能靜。又其＜步自溪上踰山至書堂＞詩云：

      花發巖崖春寂寂，鳥鳴澗樹水潺潺。

      偶從山後攜童冠，間到山前看考槃。
首句言靜，春寂花發，靜中自有盎然之生意。次句言動，水流鳥鳴，動中便有活潑之生機。他如＜夏暮＞詩云：

      夕陽佳色動溪山，風定雲閒鳥自還。

      獨坐幽懷誰與語，巖阿寂寂水潺潺。

此詩次句：「風定雲閒」，喻體用如一。結句靜中有動，心與境適，可以體道矣。

3.知行互用
    朱子嘗云：「知對仁言，則仁是體，知是用。」又云：「然大抵仁都是箇體，知只是箇用。
 退溪本此，又益以王陽明：「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
 觀退溪＜齋中偶書＞詩云：
      臥雲庵裡存心法，觀善齋中日用功。

      要識講明歸宿處，請將踐履驗吾躬。

此詩第三句言「知」，第四句言「行」，蓋求知之目的在於踐履，真知與力行，二者互用，纔切實際。此與退溪＜答李叔獻書＞所云：「窮理而驗於踐履，始為真知。」亦是同一主張。又退溪於《古文真寶前集》曾批評宋之問＜明河篇＞：「已能舒卷任浮雲，不惜光輝讓流月。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等句為「其辭愈清麗奇偉，而其人之惡之實愈不可掩。《唐書》本傳曰：『天下醜其行』，史氏真得惡惡之義矣。」蓋以宋之問藉明河喻武后，而自傷其不見親寵。其詩愈美，愈顯其偽，文人無行，此其尤者。退溪此評，乃跡情誅心之論也。

4.明誠共進
由明而誠，此係由致知工夫而益力其行；由誠而明，則係由力行工夫而益致其知。前者乃由外而內，由道問學而尊德性；後者則自內而外，由尊德性而道問學，內外合一，工夫原是一貫。退溪於＜時習齋＞詩云：
  日事明誠類數飛，重思複踐趁時時。

  得深正在工夫熟，何啻珍烹悅口頤。

日事致知與力行之工夫，如鳥之飛而又飛，時習不已。「重思」以求理明，「複踐」以求身誠。理明，則其知必深；身誠，則其行必力。工夫既熟，所養既厚，所得必深，則何只珍饈之悅口也。又＜明誠齋＞詩云：

明誠旨訣學兼庸，白鹿因輸兩進功。

  萬理一原非頓悟，真心實體在專攻。

另＜十八絕‧天淵台＞詩云：

縱翼揚鱗孰使然，流行活潑妙天淵。

江臺盡日開心眼，三復明誠一巨編。
大學言致知居誠意之前，中庸言誠身在明善之後。由致知而誠意，由明善而誠身，明誠共進，工夫全在專攻，非頓悟所能為力也。
5.博約攸貫
    博文約禮本為學之切要工夫，博文在於格物致知，約禮在於踐履躬行。退溪＜寄謝尹安東＞詩有句云：

朱門博約兩工程，百聖淵源到此明。
對朱子於博約工程之造詣與貢獻，頗見推崇。蓋《朱子語類》云：「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其論博約攸貫之理，可謂深切著明。
6.物我一體

    昔莊周之夢蝶也，與蝶有不可分之喻。蘇軾謂文同畫竹，其身與竹俱化。朱子有九曲武夷櫂歌，退溪以為時人所和皆未能深得朱子之意。因退溪薰沐朱子有年，其言行舉止，儼然與朱子無異，故所和獨得朱子之正。希聖希賢之心如此，觀物之情，亦不外乎是。其如＜獨尋凌雲臺＞詩云：

      穿林入谷訪煙霞，處處吹香野菊花。

      忽見丹崖臨碧水，愛深從此欲移家。

    此詩情與境洽，物我一體，與之俱化。退溪因忽見煙霞勝境，適符宿願，從此愛深，遂欲移家而長居於此。不涉理路，迥脫塵俗；而山水之樂，盡在不言中。又＜對客＞詩云：

本收蹤跡入深林，何意親朋或遠尋。
齚舌未須談別事，開顏正好款同心。

溪雲婉婉低相酌，山鳥嚶嚶和共吟。

他日思君獨坐處，不堪明月盡情臨。

    退溪息跡山林，意在韜光養晦；卻「欲潛德而彌光，欲隱名而名愈盛，非徒人望攸屬而不可解，造物亦不肯捨我也。」
 親朋遠尋，蓋因有真我在也。見面不談他事，同心合德，情意款款，人我融洽明矣。溪雲相酌，山鳥共吟，係物我一體之境。結語則一往情深，餘波蕩漾。

又＜湖南卞成溫秀才來訪留教數日而去贈別五首＞之四詩云：
江臺寥闊共登臨，俯仰鳶魚感慨深。

妙處自應從我得，晦庵詩句為君吟。

以上，退溪通過對鳶飛魚躍等自然現象之體會，豁達存在，超越自我，渾然與物同體，入於無我而成大我，用能闡發天理流行之活潑境界。反觀文學家之詩，大多囿於片面自我之主觀情感，則不免落於有我之境；雖偶有無我者，其實仍拖一小我之情緒在，故終隔一層焉。
至於退溪＜次韻金舜舉學諭題天淵佳句二絕＞之一詩云：

此理何從問紫陽，空看雲影與天光。

若知體用元無間，物物天機妙發揚。

此詩點出天理流行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意。體知此意則可知，於「用」上即可見「體」，即萬物即可見道，實則萬物即道之妙用也。
    退溪晚年移居陶山，與梅花結下不解之緣。其視梅寒猶己寒，視梅病猶己病，形諸歌詠，情深而近乎癡。他如：
        ＜溪齋夜起對月＞
      群玉山頭第一仙，冰肌雪色夢娟娟。

      起來月下相逢處，宛帶仙風一粲然。
        ＜憶陶山梅＞
      丙歲如逢海上仙，丁年迎我似登天。

      何心只被京塵染，不向梅君續斷絃。
    前詩退溪與梅花俱化，梅花之清真高潔即退溪之清真高潔。後詩退溪寫我之逢梅，梅之迎我，梅我相契、相樂，已臻物我如一之境。其愛梅之心，甚至有妻梅之舉，真是癡情欲絕，因而詠至百餘首。

叄、李滉詩之情致與陶潛相契

    李滉深愛陶潛，良以陶公之孤懷高致，質性天然，不樂仕宦，歸隱園田，與己之情志契合故也。觀其＜和陶集移居＞、＜和陶集飲酒＞諸作，與淵明之心事及處境，頗相類似。蓋退溪之於陶公，非獨好其詩，尤慕其為人也。茲舉證其與淵明情致相契之詩篇，以見退溪於朱子理學之外，在出處、進退之際，亦有足道者焉。
1. 孤懷高致
    退溪＜山居四時吟＞有句云：「近來三徑殊牢落，手把黃花坐憶陶。」以三徑牢落，喻己之孤獨；而菊花正象徵其高致。其憶陶、慕陶之情懷，於＜次韻金道盛＞詩中表露無遺。其詩云：
      聞昔潯陽歸臥客，結廬人境每關門。

      平生歎仰高風處，不要逃喧自絕喧。

逃避喧囂，未必就能隔絕於喧囂。若襟懷曠達，即使結廬人境，自亦可與塵囂相隔矣。退溪景仰淵明「在心不在境」之修養工夫，而發此奇絕之語，誠陶公之異代知己也。再觀其＜夕霽登臺＞詩云：

      天未歸雲千萬峰，碧波青嶂夕陽紅。

      攜笻急向高臺上，一笑開襟萬里風。

晚登高臺，萬里風來，一笑開懷，頗具豪邁之情。迨至千嶂雲歸，短暫之夕陽美景亦不復見矣。則筆墨之外，又流露多少孤寂之感。另有＜種梅＞詩云：
      廣平銷鐵腸，西湖脫仙骨。

      今年已蕭疏，明年更孤絕。

由梅花之蕭踈孤絕，則亦可知退溪寓意之所在矣。他如＜詠松＞詩云：

      石上千年不老松，蒼鱗蹙蹙勢騰龍。

      生當絕壑臨無底，氣拂層霄壓峻峰。

不願青紅戕本性，肯隨桃李媚芳容。

根深養得龜蛇骨，霜雪終教貫大冬。
表面寫松之生絕壑、拂層霄、凌霜雪，耿介拔俗，屹立不老之凜然大節，其實正與退溪之孤懷高致暗合，不無夫子自道之意。

2. 質性天然
    退溪因孤懷高致，每自稱為幽人。在其詩中，幽人常與明月梅花為伴，清溪白石為鄰。蓋以其質性天然，淡泊名利故也。試觀退溪＜郭景靜城主求題山水畫幅＞詩云：

      白鷗似我閒，鯈魚知爾樂。

      何時辦小艇？長歌弄明月。

退溪所憧憬者，乃鷗閒魚樂，月下高歌，優遊自在之生活，此皆緣其質性本然故也。他如＜次林大樹韻＞詩云：

      星軺餘事訪雲巒，碧嶂丹崖在袖間。

      讀罷令人倍惆悵，夜來歸夢繞千山。
其樂愛家鄉大自然之心情，甚至在賞閱友人攬勝吟詠篇什，亦不禁流露無遺。
3. 悠閑自在 
    退溪因質性天然，素愛丘山，仕宦非其所樂，反而會耽誤清修之事。試觀其＜昆陽次魚灌圃東州道院＞詩云：
      野人結習在清閒，不信居官能愛山。

      誰識昆陽吏非吏，年年拄笏對孱顏。

退溪寧為野人，過清閒自在之生活，一入公門作吏，則機務纏心，世故繁慮，終非所樂。退溪四十八歲乞外放，守丹陽時有＜馬上＞詩云：

      朝行俯聽清溪響，暮歸遠望青山影。

      朝行暮歸山水中，山如蒼屏水明鏡。

      在山願為棲霞鶴，在水願為游波鷗。

      不知符竹誤我事，強顏自謂遊丹丘。

雖丹陽之山水信美，足以暫時一解鄉愁，但畢竟居官有責在身，焉得逍遙自在也耶？退溪不樂仕宦，在＜豐基館答趙上舍士敬＞言之極明，詩云：

      有鳥辭林被網羅，林中一鳥笑呵呵。

      那知更有持羅者，就揜渠巢不奈何。
此詩有小序謂：「時士敬寄詩來，頗譏余行，適聞其有恭陵參奉之命，故詩中戲云。」以羅網喻朝廷之官位，以鳥之辭林喻應召之舉。林中之鳥笑辭林，鳥貪圖功名富貴之際，那知朝廷典吏之官已持羅網撲向林中鳥巢來。此詩對熱中仕途者，無異當頭棒喝。他如＜感春＞詩云：
      三年京洛春，局促駒在轅。

      我家清洛上，熙熙樂閒村。

      鄰里事東作，雞犬護籬垣。

      圖書靜几席，煙霞映川原。

此詩與陶公＜歸園田居＞同一機杼。由於退溪深感仕宦之拘束不安，故於＜三月病中言志＞即謂：「所慕豈輕肥？……平生丘壑期。」＜送金厚之修撰乞假歸覲＞又謂：「富貴於我等浮雲，偶然得之非吾求。秋風蕭蕭吹漢水，我夢夜夜白石青雲間。」蓋渠平素所樂、日夜所盼者，不外家鄉悠閑自在之生活也。

4. 清真平淡  
    退溪敝屣軒冕，不樂仕宦，五十一歲時即退隱溪上，聽鳴禽、觀游魚、濯清泉、掩雲關、賞松篁、酌流霞，於是詩思益發清新。試觀其＜陶山言志＞詩云：
      自喜山堂半已成，山居猶得免躬耕。

      移書稍稍舊龕盡，植竹看看新筍生。

      未覺泉聲妨夜靜，更憐山色好朝晴。

      方知自古中林士，萬事渾忘欲晦名。

    退溪遯隱有資，山堂半已蔭成，移書賞竹、聽泉、看山等素志得以實現，所喜之情，自然溢於言表。甚至在為友人幽居題詩時，仍以自身得返寒溪，而如醉如癡。試觀其＜題士敬幽居＞，不難想像。詩云：
      秋風吹我返寒溪，曠野蒼茫日向西。

      醉裡不知身遠近，亂峰多處碧雲低。

退溪深以隱居為樂，因而在黃仲舉求為題＜孤山詠梅＞畫時，賦詩云：

      一棹湖遊鶴報還，清真梅月稱盤桓。

      始知魏隱非真隱，賭得幽居帝畫看。

    宋真宗屢召魏野不起，命畫工前往為其寫真，魏野因而有「幽居帝畫看」之句，不無周顒竊吹草堂之情，故退溪以為魏野之隱非真隱。退溪所愛者乃陶隱，試觀其＜菊逕秋霜＞詩云：

      霜露鮮鮮菊萬葩，金風蕭瑟野人家。

      花中隱逸知人意，歲晚心期詎有涯。

    此詩語淡味永，係退溪晚年之作，其珍惜晚節之心志，見諸言外。
    退溪晚年卜居陶山，撰＜陶山記＞，謂：「樂山樂水，缺一不可。」臨終之年，仍作＜巖栖讀《啟蒙》示諸君二首＞之一詩云：

      七十居山更愛山，天心易象靜中看。

      一川風月須閑管，萬事塵埃莫浪干。

    所謂「天心」即天地之心，朱子以「理一分殊」說明理在天地間與萬物之存在關係。退溪亦本此思維方式，其＜十八絕‧淨友塘＞有句云：「物物皆含妙一天」，恰為有力之註腳。
要之，退溪一生清高絕俗，自外於榮辱，徜徉山水，早歲因研義理，而喜朱子；又因愛陶，而詩之情致亦相契合，風格平淡有味。

肆、李滉和陶飲酒與次朱九曲櫂歌論略
        一、李滉和陶飲酒論略

當李滉十二歲，叔李堣授以《論語》，深得大義之際，同時亦兼讀《陶淵明集》。今觀退溪《言行錄》載其十四歲所作文章云：「好讀書，雖稠人廣坐，必嚮壁潛玩，愛淵明詩，慕其爲人」，因而極力摹倣。諸如＜山居四時各四吟共十六絕＞有句云：「手把黃花坐憶陶」、「始知當日歸田客，夕露沾衣願不違。」＜秋日遊陶山夕歸＞結句云：「但使淵明終老地，衣沾夕露願無違。」＜和子中閑居二十詠＞有句云：「栗里賦成真樂志。」愛陶而和其＜責子＞及＜移居二首＞等，甚至倣陶公＜自祭文＞、＜歸去來辭＞而作＜自碑文＞，真不勝枚舉，今特迻錄其＜和陶集飲酒 二十首＞如下，並略作評論：
無酒苦無悰，有酒斯飲之。得閒方得樂，為樂當及時。薰風鼓萬物，亨嘉今若茲。物與我同樂，貧病復何疑。豈不知彼榮，虛名難久持。

其    二

我欲挾天風，遨遊崑崙山。區區未免俗，至今無足言。前有古千世，後有億萬年。醉中見天真，那憂醒者傳。
其    三

智者巧投機，愚者滯常情。滔滔汩末流，總為中利名。古來賢哲人，吾獨後於生。此道即裘褐，奈何或猜驚。拳拳抱苦心，淹留愧無成。

其    四

白雲在空谷，無心天上飛。偶然隨風起，何更有戀悲。游空恆泛泛，含雨亦依依。苟不沛嘉澤，曷若遄其歸。我思古賢達，末路何多衰。既雨不能罷，亦與天道違。

          其    五

我本山野質，愛靜不愛喧。愛喧固不可，愛靜亦一偏。君看大道人，朝市等雲山。義安既蹈之，可往亦可還。但恐易磷緇，寧敦靜修言。

其    六

有人生卓然，吾獨異於是。少愚晚益戇，無成反有悔。自耽眾所棄，屏跡亦宜爾。區區口體間，豈必魚與綺。

其    七

憶昨始來茲，四山花繁英。俄然暗眾綠，悄悄幽居情。寧聞有石人，百歲苦易傾。邈彼古聖賢，身死道長鳴。不及望門牆，咄咄如吾生。

其    八

園林朝雨過，蔥蒨嘉樹姿。晚涼生眾虛，餘霞棲高枝。泬寥茅屋靜，谽谺洞壑奇。酒無獨飲理，偶興聊自為。陶然形跡忘，況復嬰塵羈。
其    九

皦日出東北，巖居霧露開。川原曠延矚，爽朗幽人懷。萬物各自得，玄化妙無乖。飛飛雙燕子，長夏自來棲。有口不啄粟，卒瘏銜其泥。巢成養雛去，物性天所諧。無機似獨智，用巧還群迷。晴簷語呢喃，主人夢初回。

其    十

所思在何許？天涯與地隅。迢迢隔塵響，浩浩綿川塗。人生如朝露，羲馭不停驅。手中綠綺琴，絃絕悲有餘。獨有杯中物，時時慰索居。

其 十 一

東方有一士，夙志慕斯道。舂糧欲往從，守隅今向老。孰能諭迷塗，人皆惡衰槁。蹙蹙顧四方，不見同所好。空知五車書，終勝萬金寶。至哉天下樂，從來不在表。

其 十 二

問若今何為，麥秋正丁時。山泉清可釀，自勸寧有辭。每攬昔人懷，感慨祗如茲。安得金蘭友，趣舍不復疑。片言釋千誣，一誠消百欺。此時忘憂物，吾亦可已之。

其 十 三
我思千載人，蘆峰建陽境。藏修一庵晦，著書萬古醒。往者待折衷，來者得挈領。懿哉盛授受，源遠雜魯穎。口耳障狂瀾，心經嘉訓炳。

其 十 四

舜文久徂世，朝陽鳳不至。祥麟又已遠，叔季如昏醉。仰止洛與閩，群賢起麟次。吾生晚且僻，獨昧修良貴。朝聞夕死可，此言誠有味。

其 十 五

道邇求諸遠，滔滔曠安宅。哲人有緒言，因可追心跡。苟未及唯一，何異誇聞百。常怪楚狂輩，妄自分黑白。遇聖不遜志，潔身還可惜。

其 十 六

吾東號鄒魯，儒者誦六經。豈無知好之，何人是有成？矯矯鄭烏川，守死終不更。佔畢文起衰，求道盈其庭。有能青出藍，金鄭相繼鳴。莫逮門下役，撫躬傷幽情。

其 十 七

蕭蕭草蓋屋，上雨而旁風。就燥屢移床，收書故篋中。但撫無絃琴，寧知窮與通。誇言笑宋玉，欲掛扶桑弓。

其 十 八

酒中有妙理，未必人人得。取樂酣叫中，無乃汝曹惑。當其乍醺醺，浩氣兩間塞。釋惱而破吝，大勝榮槐國，畢竟是有待，臨風還愧默。

其 十 九

小少聞聖訓，學優乃登仕。偶為名所累，輾轉徒失己。龍鍾猶強顏，竊獨為深恥。高蹈非吾事，居然在鄉里。所願善人多，是乃天地紀。四時調玉燭，萬物各止止。畢志林壑中，吾君如怙恃。

其 二 十

近代蘇雲卿，漢時鄭子真。遯跡意何如？聊欲還其淳。千歲如流電，萬事更故新。伯夷本歸周，黃公竟避秦。古來英傑士，終不墜風塵。聖賢救世心，豈必夙夜勤。卓哉柴桑翁，百世朝暮親。湯湯洪流中，惟子不迷津。同好陸修靜，晚負廬山巾。安得酒如海，喚起九原人。

退溪和陶詩以＜飲酒＞為中心，在形式上純借韻，唯一共通者為：由外象矛盾到內質和諧之轉化、從不合理之世俗而回歸可愛自然之隱居心志耳！陶公不仕二朝,固窮守節之高尚人格與隱逸生活及沉醉心境，均為舛劫多難之退溪所感同身受。退溪從少及壯，躬歷甲子（1504） 、己卯（1519） 、乙巳（1545）士禍，親見兄長死於眼前，己亦官職被削，因與陶公皆生活在政治混亂時代，自幼即仰慕陶公之人品與生活，陶公之詩幾乎「篇篇有酒」，退溪雖以健康關係而量不多，然每飲仍期必醉，兩人感傷俗世與人生無常時，每藉之排解，故能一和而成二十首。

善哉！李猷＜談韓國李退溪先生的詩作＞曰：「古來和陶者，以東坡為最著。東坡才大，思致靈活，故間有勝陶處；非以其思，以其才也。退溪-----於飲酒之趣，寫來亦自與陶、蘇有另一種境界，此見道之深，不可強求也。至於詩之技巧與風格，亦自迥出塵表。」

今觀退溪＜和陶集飲酒＞，亦僅第一：「無酒苦無悰，有酒斯飲之。」第二：「醉中見天真，那憂醒者傳。」第八：「酒無獨飲理，偶興聊自為。」第十：「獨有杯中物，時時慰索居。」十二：「山泉清可釀，自勸寧有辭。----此時忘憂物，吾亦可已之。」十八：「酒中有妙理，未必人人得。取樂酣叫中----」與二十：「卓哉柴桑翁，百世朝暮親----安得酒如海，喚起九原人。」各篇內觸及杯中忘憂物耳！試觀退溪＜和金彥遇二首＞：「有弦無乃勝無弦」詩句注云：「嘗謂陶公無弦琴事，雖有高致，似未免崇虛打乖之病。」可見退溪重在務實，則其所以和陶飲酒而未篇篇有酒者，概可了然矣。
緣退溪虔心儒家性理之學，自任繩繼，故於第十一：「東方有一士，夙志慕斯道。舂糧欲往從，守隅今向老。」十二：「每攬昔人懷，感慨祗如茲。安得金蘭友，趣舍不復疑。」十三：「我思千載人，蘆峰建陽境。藏修一庵晦，著書萬古醒。」十四：「仰止洛與閩，群賢起麟次----朝聞夕死可，此言誠有味。」十九：「小少聞聖訓，學優乃登仕----畢志林壑中，吾君如怙恃。」與二十：「古來英傑士，終不墜風塵。聖賢救世心，豈必夙夜勤」等詩中俱有表示。退溪以平淡、通俗、質樸之語言為詩，其著眼並非老莊與佛教之永恆不滅或輪迴觀；而乃儒家志道淑世、憂國忠君之現實觀，此均與陶公思想一致，頗有陶詩之境界與神韻。
                 二、李滉次朱九曲櫂歌論略

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朱熹閑居武夷精舍期間，嘗遊九曲青溪，因絕美之山水而起興，遂賦＜武夷櫂歌十首＞。約三百年後，韓國李滉對朱熹之深隱武夷山中，以為：在當時政壇，係一時之不幸；但就儒學而言，卻乃百代之大幸。退溪服膺朱子之思想義理，且陶醉其人品，因而夢遊武夷山，並撰＜次九曲櫂歌韻 十首＞詩云：
不是仙山詫異靈，滄洲游跡想餘清。
故能感激前宵夢，一棹賡歌九曲聲。

其    二

我從一曲覓漁船，天柱依然瞰逝川。
一自真儒吟賞後，同亭無復管風煙。

其    三

二曲仙娥化碧峰，天妍絕世靚脩容。
不應更覬傾城薦，閭闔雲深一萬重。

其    四

三曲懸崖插巨船，空飛須此怪當年。
濟川畢竟如何用？萬劫空煩鬼護憐。

其    五

四曲仙機靜夜岩，金雞唱曉羽毛毿。
此間更有風流在，披得羊裘釣月潭。

其    六

當年五曲入山深，大隱還須隱藪林。
擬把瑤琴彈夜月，山前荷簣肯知心。

其    七

六曲回環碧玉彎，靈蹤何許但雲關。
落花流水來深處，始覺仙家日月閑。

其    八

七曲撐篙又一灘，天壺奇勝最堪看。
何當喚取流霞酌，醉挾飛仙鶴背寒。

其    九

八曲雲屏護水開，飄然一棹任旋洄。
樓岩可識天公意，鼓得游人究竟來。

其    十

九曲山開目曠然，人煙墟落俯長川。
勸君莫道斯遊極，妙處猶須別一天。

余曾在二００四年九月二十六日遊九曲青溪，自星村渡之平川坐上竹筏，順流漂下，從九曲直賞水色山光，並隨口和朱子之詩韻至一曲。
而朱熹遊九曲係溯流而上，艄公極費體力，故其＜櫂歌＞之次序是由一曲到九曲。用是可知古人治學做事，無畏艱辛，工夫實在；今人不擇手段，只求成果。則其得失優劣，奚勞置喙。計前人奉和朱熹＜櫂歌＞韻者有方岳、劉信、王復禮、董天工等十餘位詩人。作＜櫂歌十首＞者有白玉蟾、余熹賓、邱雲霄等數人；作＜九曲雜詠十首＞者有白玉蟾，作＜武夷九曲歌＞者有顧夢圭等。而相當明代嘉靖年間之朝鮮儒者李滉，因仰慕朱熹，對武夷九曲雖路遠未能親歷，卻終日賞玩所珍藏元代陳普之《武夷山志》與《九曲圖》，心馳神往不已。退溪在＜李仲久家藏《武夷九曲圖》跋＞文中讚美此長卷曰：「滿目煙雲，精妙曲盡，耳邊恍若聞棹歌矣！」更發出不獲與朱熹共代而侍讀於門下之浩歎：「噫！吾與吾友獨不得同其時買舟幔亭峰下，輟棹于石門塢，獲躋仁智堂，日侍講學之餘，退而與諸門人詠歌周旋於觀善齋之間。」石門塢、仁智堂、觀善齋等均屬武夷精舍之主要處所。欣羡之餘，退溪還在長卷中題詩，「書櫂歌於逐曲之上」。

在形式上，退溪僅借朱熹＜武夷櫂歌＞之韻,而靈感全憑眼前紙面圖文與腦中前宵夢境。其步玉之作，直將山水景物連接主體內在之世界，而營塑新意象。雖詩意濃郁，韻味雋永，既饒隱逸自樂之情趣，兼存仙境之懸想，還具超現實之浪漫氣氛，不愧為朱子之海外知音；但仍以未能躬歷勝境為憾，否則其成就當不止於此也！
伍、結     語
一、

    在李滉前後跨越三十八年之創作生涯中，三十七歲至三十九歲三年無詩，蓋以丁母憂，柴毀成疾，幾至不救。殆亦《文心雕龍‧情采》所謂：「《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也。
二、
    李滉以為讀詩須切於心學；詩之有切於心學，即孔子興觀群怨之遺意也。今觀其釋朱子＜九曲櫂歌＞一絕，所謂：「讀書於諷詠玩味之餘，而得其意思超遠、涵意無窮之義，則亦可移作造道之人深淺高下、抑揚進退之意看。」「可作學問造詣看。」
 則渠以詩學為理學之附庸，當可了然。而詩中所涵朱熹之義理思想，由前所引證敬義夾輔、動靜相資、知行互用、明誠共進、博約攸貫、物我一體等項下諸詩作，亦不難理解矣。
三、
    李滉喜讀陶詩，尤慕陶潛之為人，與陶公孤懷高致、質性天然、悠閑自在、清真平淡，不樂仕宦而歸隱園田之心境及行事，頗多相類之處。所為詩，貌似枯淡，其實枯而有澤，淡而有味，蓋以其深具陶之真情高致故也。

四、

    李滉早歲因喜研義理，而心儀朱子，有未與聖賢同辰之嘆；晚年移居陶山，雖此陶山非彼陶公，然以栗里賦成為真樂志，詩風情致相契。萬理本是一原，天心實際體察，其朱元晦之徒歟！抑陶元亮之儔歟！

五、

    李滉雅善為詩，雖作品逾二千首，然在世時終不以詩人自居。蓋其所志者大，不欲以一藝成名也。渠今在韓人心目中幾可與天上之日月爭光，尊之為韓國詩聖，誰曰不宜？最後謹以舊作七言律詩一首，並填新詞一闋，錄為本文之殿：
〈讀韓國先哲李退溪詩集有感〉
      淡泊惟期登聖域，修持義理覺生民。

      耽詩有志緣非淺，投契論心道最真。

      杜律蘇辭饒韻味，陶情朱義倍風神。

      千秋遺愛宏儒學，源遠流長久日新。

〈玉樓春〉題李滉詩中之朱義與陶情       
此生恬澹林泉喜，廿度官辭緣道履。

退溪課讀詔弘文，理學考亭思有繼。

和陶飲酒真知味，九曲櫂歌尋次第。

武夷山水夢醇儒，朱義陶情詩藝薈。
Poetry of Li-huang –Yi Li of Zhu-zi and Sentiment of Tao-yuan-ming

Chen Ching-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going to deliberate the poems of Li-huang the name of Tui-xi, the famous scholar in Korea. When Tui-xi was young he receives Zhu-xi’s yi li. His yi li thinking in his poems originally comes from Zhu-xi. But his way of life is quite similar as the life style of Tao-yuan-ming. Those unique styles are worthy for research.

In the preface this paper is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writing purpose and analyzes his life and the origin of his poetry. In the main part of this paper divvied into six sections to prove his yi li thinking originally comes from Zhu-xi. Those six sections are jing and yi assist each other, movement and still help each other, knowing and action come out together, brightness and honesty improve with each other, extensive and succinct understand thoroughly, and join to the universe as an organic whole.

 Then uses four evidences to demonstrate the sentiment of his poems is the same as Tao-yuan-ming. Those four evidences are noble behavior, close to nature, doesn’t like to join the official career, and withdraw from the society and live beside the river. Finally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the idea that it is not excessive to honor Tui-xi as the Poetic Sage of Korea.
�本文作者字冠甫、號修平，畢業政治大學，為中華民國國家文學博士，現專任淡江大學並兼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見大韓民國成均館大學校發行《增補退溪全書》冊四，頁三四：「月川日記」。冊二，頁二三二：「答李宏仲」。


� 篇目詳見1978年11月《淡江學報》第16期第13頁~第16頁，王甦＜李退溪的詩學＞所列。本文主要依據王教授之高見，而集中討論朱義與陶情對退溪詩之影響。觀點容或稍異，舉證略有擴充。謹此聲明，並敬向闕齋先生深致由衷之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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